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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尊敬的施其樂（Carl Thurman Smith）牧

師於2008年4月7日在澳門主懷安息。

　　4月9日晚上，筆者突然從盧龍光牧師處收到

這個消息，並得悉安息禮拜將於翌日（4月10日）

早上在澳門舉行。心裡曾泛起到澳門參加安息禮

拜的念頭，但因為當天早上有課而無法成行。巧

合的是，我要上的課正是施牧師最擅長的「香港

基督教史」。我相信，盡力教好這門課，就是對

施牧師最好的悼念與敬意。

雜憶施其樂牧師

　　施其樂牧師是著名的香港史及香港基督教史

前輩。1918年3月10日生於美國俄亥俄州。1940年

大學畢業後，進入紐約協和神學院攻讀神道學碩

士，1943年畢業後，獲Evangelical and Reformed 

Church（現時的United Church of Christ）按立牧

職，並先後在紐約及費城牧會。1 9 6 0年，施牧

師決定投身海外宣教工作，加入United Board for 

World Ministries，1961年奉派至香港。1961至62年

間，施牧師在中華基督教會位於屯門何福堂的香

港神學院任教。1962年香港神學院併入崇基神學

院，施牧師一直在此任教，至1983年退休。1

　　早於大學本科的時候，筆者已久仰施牧師的

大名。遺憾的是，進中大歷史系唸書時，剛好是

施牧師退休之年，一直沒有機會在課堂上跟他學

習。記得1 9 9 2年第一次與他見面，跟許多人一

樣，是親自上他在美孚的家（也是他的研究室）

面聆教誨，獲益匪淺。那次見面，施牧師很關心

我的研究興趣。我跟他分享自己三年前完成的碩

士論文。由於我們對「中國（華人）基督徒」有

共同的關注，因此大家談得十分投契。教我最深

刻印象的是，他大方地讓我翻閱其書架的珍貴藏

書，甚至容許我把一些善本書借走。後來又讓我

再次上他的家抄錄資料（即使他不在家，只要跟

他的菲籍傭工［其實是其研究助理］打個招呼亦

可）。他對後學的支持及鼓勵，令我深受感動。

　　我們共同的興趣是中國基督徒，但那時我未

開始投入香港基督教史。95年博士畢業後，我主

要專注於中國基督教的研究。大約在1998年間，

我那時任教的建道神學院要開設香港基督教史，

於是我馬上重讀施牧師的著作。其實，當年香港

基督教史的研究在本地仍未受到重視，可以參考

的就只有施牧師及李志剛牧師兩人的研究成果。

期間得悉施牧師剛於一年前在崇基神學組開設香

港基督教史，再次錯失課堂上跟他學習的機會。

後來，從一位曾修讀這科的教會好友取得課程大

綱，如獲至寶。毋庸諱言，自己第一次執教香港

基督教史時，就是按著施牧師擬定的綱目再作修

改。雖然沒有直接受教於他，但他無疑是我在香

港基督教研究及教學方面的啟蒙老師。

　　大約是2001年，我在某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一

篇關於香港基督教平房村的論文。午膳時，剛好

坐在施牧師旁邊，跟他談及自己最近的研究課

題，他馬上給我一些意見。施牧師慈祥和藹的形

象，至今仍在我心。2003年第三屆近代中國基督

教史學術研討會以「香港基督教史」為主題召開

時，主辦單位特別宴請施牧師，向這位老而彌堅

的香港教會史資深學者致以敬意和敬禮。當時他

已受聘於澳門文化局，把研究重點轉至澳門，大

多時間在澳居住。這是我最後一次跟施牧師見

面。

　　施其樂牧師自1961年來港，40多年來默默耕

耘，推動香港史及本地基督教史研究。回顧他的

學術生涯，在兩方面給我們帶來挑戰：

挑戰一：華人基督徒在哪？

　　第一，是他對華人基督徒的重視。施牧師曾

說，他在1961年來港後，被要求教授中國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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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史。當時他對這個領域完全陌生，為備課

而搜集資料。他很快就對華人基督徒產生濃厚的

興趣，這群在殖民地處境皈依基督教的華人深

深吸引著他。他們究竟從何而來？基督徒的身分

對他們有何影響？他們會否變得更西化？在多

大程度上華人信徒離異於傳統文化？不過，當他

廣泛閱讀資料時，卻發現傳教士才是文獻的主

角，關於華人的資料乏善足陳。後來他在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一書的自序中，不禁問：「故事的重點是否

應放在中國人這邊？」他明白自己並非中國人，

對中文資料的掌握亦有限制，但是他卻說：「在

備課的時候，我責無旁貸地重視教會發展中的華

人層面，多於傳教士的層面。」2因此，施牧師致

力於發掘各種各樣涉及華人的資料，重構他們在

歷史曾扮演的角色。

　　得指出，施牧師對「華人」的鍾愛，並不局

限於那些在歷史上開創豐功偉蹟的「大」人物

（他只寫過三篇關於孫中山的論文）3，更多是藉

藉無名的「小」角色。4在施牧師的著作中，出現

了許許多多的華人名字。這些名字，大多是名不

經傳的小人物，卻因緣際會地在歷史文獻中留下

殘存記錄。施牧師沒有因此而輕視他們，反倒致

力重塑他們的面貌，並努力地串連這些個體，再

併出一幅更具代表性及解說力的歷史圖像來。

　　同時，施牧師亦偏愛於歷史上的弱勢及邊

緣群體，特別是香港史上的婦女、妹仔、童工

等。5這種對孤兒婦女的重視，未嘗不可追溯到

其基督教背景及牧者關懷。當然，他在協和神學

院接受神學訓練，特別是受到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影響，6孕育他對社會的關懷（他形容

自己的思想一直屬「左翼」的）7。

挑戰二：動手動腳找史料

　 　 第 二 ， 是 他 對 史 料 的 重 視 。 施 牧 師 早 於

十四、五歲時，便有興趣利用族譜和個人資料來

研究自己的家庭及社區的歷史，後來更積極參與

族譜學的研究。8當他來港從事香港基督教史的教

學及研究時，這種訓練為他奠下紮實的根基。

曾到訪他家的人，肯定驚訝其多年來抄寫的14萬

張資料咭。1961年來港後，施牧師開始在報章、

碑銘、教會檔案、遺囑和各類官方刊物中，收集

香港、澳門及中國沿海城市有關人物、田土、機

關組織及商業方面的資料。他把這些資料一一抄

寫在資料咭上，再按類排列。9他曾展示一些給

我看，上面寫上華人的名字，以及一些背景，以

及可追縱的資料。部分關於華人基督徒的資料

（包括生卒年份、宗派背景、籍貫等），更是他

在基督教墳場的墓碑上抄寫下來的。認識施牧師

者都知道，他身軀龐大，很難想像他在墳場的梯

級上落，渾身大汗地作記錄的模樣。傅斯年曾形

容治史者必須「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

料」，施牧師成為這句話的最佳註腳。

　　此外，施牧師在重構教會歷史時，從沒有忽

視檔案的價值。他先後多次利用休假的機會，到

訪英國、美國、瑞士及德國的差會檔案館，查閱

香港基督教史上的「老牌宗派」（聖公會、倫敦

會、浸信會、巴色會、公理會、循道會）的差會

檔案。10事實上，施牧師對「華人」的重視，並不

代表他漠視傳教士的角色。相反，他的研究清楚

展現出在香港的獨特歷史處境下，傳教士及華人

信徒間的互動關係。

　　雖然施牧師十分執著原始史料，但他的研究

成果卻不限於叙事，反倒是企圖藉著史料的整

合，提出對歷史事件的解說。他曾說：「在叢林

中望著一顆樹或灌木，您會感到迷失。但當您開

始看到這顆樹或灌木與鄰近環境的關係時，整個

生態圖像就頓然呈現出來。」1 1當然，他這種治

史的方法　　通過搜集及整理大量史料來重構史

實及解釋，對於要求石破天驚的史論的人而言，

並不吸引。12不過，施牧師對史料的執著，在在提

醒我們，在沒有充份搜集資料、整理分析之前，

不應急於為歷史提出宏大的解說及論斷。這些建

基於片面事實的解說好像十分吸引，但最終是經

不起歷史事實的考驗。基督教傳入香港已超過160

年，我們好像擁有160多年的歷史，但其實仍沒有

建構歷史（constructed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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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上歷史，書寫歷史

　　四十多年來，施其樂牧師在香港史及香港基

督教史的研究領域裡默默耕耘，在荒蕪的園地作

開墾及撒種的工作。作為一位來自美國卻以香港

為家的教育傳教士，他對香港的關愛，委實令我

們這些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感到慚愧與汗顏。我們

對本地的社區及教會歷史的了解及認識有多少？

在「集體回憶」愈益受到香港社會重視的當下，

我們亦須致力重構基督教在香港的「過去」，

「書寫」更多香港基督教的歷史。您願意回應施

牧師給我們的挑戰嗎？

　　施牧師曾在一篇回顧自己研究經驗的文章的

總結時，形容他所鍾愛的歷史研究：

這是我的興趣與喜樂，並將不斷給我的

生命賦予重大意義。……它豐富我的生

命，並成為我的祝福。13

作為治史者，筆者心裡由衷地認同施牧師的感

受，謹以此與諸位互勉。香港基督教史研究的園

地如果日後能夠開花結果，我們不要忘記這位為

我們開墾及播種的默默耕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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